
月初某電台節目論港男港女，
列出港女七宗罪─愛名牌，愛拍照
，愛跟異性出入高級場所，太注重
外表，扮可愛，對異性過分挑剔，
擇偶眼角高。

扮可愛和太注重外表，確實有
點惹人討厭，至於愛名牌愛拍照愛
跟異性出入高級場所，則全屬慕虛
榮，勉強也算是罪；然而要是能力
負擔得起的話，就不能算是罪，只
能算是缺點。

但擇偶眼角高怎樣說也不是罪
，難道應該 「唔理好醜，只要就手
」？這分明是一群滿腦子大男人主
義的小男人的哀鳴，他們希望自己
是唐伯虎，女人們都列隊來讓他們
「點秋香」。

從來不認為 「好高騖遠」應是
貶詞，無人都不好高騖遠的話，哪
來這麼多成功人士？

明明可以有能力上到十樓的，
為什麼把目標定在八樓？

女人有什麼道理不能要求未來
伴侶旗鼓相當或勝過自己？女人如
果自己的條件不差，擇偶便自然
「眼角高」。

很久以前李默便講過，女人如
果衡量過嫁後會衰過未嫁時就最好
別嫁，亦舒也曾批評過部分男人自
己沒本事卻怪女人慕虛榮。男人們
自己不符合女人的擇偶條件，心下
不忿之餘，不會自
我反省自我提高，
只會罵女人 「眼角
高」。

罪？罪是他們
的。

上
海
要
全
力

打
造
成
為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與
航
運
中

心
，
又
掀
起

﹁
雙

城
記
﹂
的
議
論
。

香
港
如
何

﹁
定
位

﹂
？
價
值
何
在
？

是
老
掉
牙
卻
似
乎
從
來
沒
解
決
過
的

問
題
。看

歷
史
或
可
知
一
點
端
倪
，
開

國
之
初
，
周
恩
來
總
理
已
表
明
暫
不

會
收
回
香
港
，
提
出
﹁長
期
打
算
，

充
分
利
用
﹂
，
早
已
洞
察
在
廣
闊
大

陸
上
，
留
一
塊
﹁特
殊
地
區
﹂
之
戰

略
意
義
。
香
港
開
埠
以
來
，
其
價
值

一
直
在
於
其
﹁異
﹂
，
制
度
與
法
規

上
和
內
地
之
異
，
造
就
香
港
在
百
多
年
來
的
歷
史
時
刻

，
擔
當
着
微
妙
的
角
色
。

孫
中
山
當
年
的
革
命
思
想
，
從
香
港
得
來
；
抗
美

援
朝
時
，
國
際
對
中
國
禁
運
，
大
量
物
資
透
過
香
港
走

私
進
內
地
。
五
十
年
代
，
上
海
商
人
的
資
金
、
機
器
、

人
才
湧
到
香
港
，
不
只
避
過
了
當
年
的
政
治
狂
熱
，
更

在
安
穩
的
香
港
成
長
壯
大
；
待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
香
港

孕
育
的
資
本
家
，
以
千
百
倍
回
饋
。

很
多
人
忘
記
了
，
改
革
開
放
之
初
，
大
部
分
外
資

皆
來
自
香
港
。
有
統
計
說
，
七
九
至
九
五
年
，
投
資
內

地
的
六
成
外
來
資
金
源
自
香
港
，
達
八
百
億
美
元
。
九

十
年
代
後
期
，
香
港
的
管
理
文
化
、
會
計
財
務
等
專
業

，
又
開
始
成
為
內
地
渴
求
的
技
能
。

中
國
封
閉
時
，
香
港
是
接
觸
世
界
的
一
個
窗
口
，

歷
史
的
巧
合
，
令
香
港
總
是
擔
當
了
與
其
人
口
面
積
不

成
比
例
的
角
色
。
當
中
國
崛
起
，
未
來
的
年
月
，
小
小

的
香
港
價
值
在
哪
？
也
許
，
要
待
事
過
境
遷
，
歷
史
慢

慢
沉
澱
，
才
能
說
出
個
所
以
然
。

看
電
視
新
聞
，
見
香
港
一
棟
舊
樓
，
被
暫
定

為
一
級
保
護
文
物
。
業
主
面
對
記
者
吐
苦
水
，
說

這
樣
一
來
，
等
於
財
產
被
凍
結
，
再
無
發
展
商
購

入
拆
卸
重
建
。

畫
面
所
見
，
建
築
物
向
街
一
面
的
頂
部
標
記

着
建
築
年
份
一
九
三
二
，
暗
忖
自
己
也
差
不
多
是

這
個
年
份
出
生
，
會
不
會
也
有
被
定
為
一
級
保
護

文
物
的
榮
華
呢
？
這
世
界
許
多
情
況
下
是
人
不
如

物
，
我
們
對
熊
貓
的
保
護
和
優
待
一
向
勝
於
普
通

人
，
香
港
一
九
三
二
或
者
於
一
九
三
二
出
生
的
人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數
目
，
有
誰
會
立
例
特
別
保
護
他

們
，
很
明
顯
也
是
人
不
如
物
，
而
且
是
死
物
。

不
過
我
還
是
應
該
感
到
滿
足
的
，
一
家
出
版

社
邀
請
我
為
他
們
的
﹁香
港
老
照
片
﹂
系
列
提
供

照
片
和
文
字
，
算
是
為
我
留
下
了
歷
史
的
印
記
。

中
文
大
學
的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中
心
，
也
替
我
做
了

口
述
歷
史
的
錄
影
和
錄
音
。

近
日
因
事
回
港
，
香
港
建
築
中
心
的
﹁建
築

東
角
﹂
研
究
小
組
知
道
我
曾
在
銅
鑼
灣
區
居
住
過

，
有
意
邀
請
我
作
一
次
口
述
歷
史
的
訪
問
。
看
來

不
知
不
覺
間
，
自
己
已
漸
漸
進
入
﹁歷
史
文
物
﹂

階
段
，
也
不
知
該
悲
還
是
該

喜
。
據
說
政
府
會
撥
出
款
項

對
歷
史
文
物
進
行
維
修
，
當

然
不
包
括
我
們
這
些
活
人
在

內
。
我
會
努
力
保
重
身
體
，

希
望
隨
緣
締
造
新
的
人
生
歷

史
。 我

也
是
歷
史
文
物
？

阿

濃

武
漢
大
學

開
放
校
園
收
門

票
，
讓
市
民
進

校
園
看
櫻
花
，

釀
成
糾
紛
。
有

市
民
母
女
趁
熱

鬧
，
穿
上
和
服

以
櫻
花
作
背
景
拍
照
，
觸
犯
了

學
生
的
民
族
情
緒
，
齊
聲
喝
罵

，
市
民
母
女
落
荒
而
逃
，
網
站

上
載
照
片
，
討
論
熱
烈
。

有
點
無
限
上
綱
的
味
道
，

穿
列
寧
裝
穿
西
服
穿
中
式
長
衫

遊
校
園
都
沒
有
引
起
騷
動
，
為
何
單
獨
反
對
日
本

和
服
？
我
覺
得
學
生
針
對
日
式
服
裝
的
反
應
，
是

過
分
敏
感
，
總
不
成
因
為
日
本
在
歷
史
上
曾
侵
犯

中
國
，
連
以
日
本
移
植
過
來
的
櫻
花
都
砍
掉
罷
？

街
上
各
種
牌
子
的
日
本
汽
車
司
機
豈
不
是
人
人
自

危
？
市
民
把
逛
大
學
校
園
當
作
逛
公
園
，
我
看
收

費
才
是
問
題
關
鍵
。
香
港
的
大
學
校
園
全
部
開
放

，
有
些
旅
行
團
會
把
遊
大
學
校
園
當
作
本
地
遊
節

目
，
似
乎
相
安
無
事
，
市
民
樂
得
進
學
校
飯
堂
吃

頓
旅
遊
餐
，
得
益
的
是
飯
堂
老
闆
。

外
國
大
學
是
否
讓
一
般
市
民
進
校
園
，
要
看

個
別
情
況
。
我
純
粹
去
旅
行
參
觀
過
的
英
國
、
美

國
校
園
不
少
，
似
乎
都
不
見
收
費
，
尤
其
是
英
國

，
劍
橋
、
牛
津
等
老
牌
大
學
都
建
在
城
內
，
除
非

閉
城
不
納
，
很
難
拒
絕
遊
客
進
去
，
實
際
上
他
們

城
中
的
遊
客
也
不
少
。
美
國
較
少
見
有
人
專
門
遊

大
學
，
很
多
時
是
子
女
要
報
讀
之
前
，
家
長
特
別

帶
子
女
來
看
看
環
境
。
未
來
學
生
要
來
參
觀
，
當

然
無
任
歡
迎
，
怎
會
收
門
票
？

好
幾
年
前
寫
了
一
篇
散
文
詩

，
叫
做
《
三
里
屯
的
青
蛙
雨
》
，

詩
的
第
一
段
是
這
樣
的
：
﹁青
蛙

說
車
有
四
輪
。
魚
和
蝦
便
想
像
他

們
身
上
長
出
四
個
沉
船
的
救
生
圈

。
青
蛙
說
鳥
兒
有
翼
才
可
以
在
雲

裡
飛
翔
。
蚌
便
張
開
貝
殼
蟹
便
伸
出
長
臂
想
像
他
們
從

沒
見
過
的
一
種
泳
法
。
這
一
夜
疲
倦
的
家
長
引
領
散
落

成
五
個
部
族
的
家
人
，
來
到
傳
說
與
歌
謠
編
織
於
燈
火

，
未
成
年
疊
影
於
超
齡
的
三
里
屯
，
想
像
一
場
劈
裡
啪

啦
敲
打
着
擋
風
玻
璃
，
撲
面
落
滿
一
街
，
石
罄
和
編
鐘

交
響
着
爵
士
樂
和
怨
曲
的
青
蛙
雨
。
﹂

第
二
段
說
：
﹁青
蛙
繼
續
述
說
垂
直
的
異
域
奇
趣

錄
，
他
說
電
影
院
有
一
個
光
影
聲
色
虛
構
而
透
明
的
夢

幻
世
界
。
螺
和
蠔
便
想
像
他
們
的
房
子
裡
長
滿
珊
瑚
和

蝌
蚪
。
他
說
太
空
人
在
月
球
漫
步
說1997

之
後
煙
花
特

別
多
說
飛
機
撞
毀
摩
天
大
廈
…
…
海
族
的
腦
袋
空
空
如

也
地
游
梭
於
鐵
達
尼
暗
黑
的
骨
架
。
這
一
夜
是
大
除
夕

，
興
奮
的
家
長
引
領
散
失
又
聚
合
的
家
人
走
進
三
里
屯

一
間
仿
歐
陸
風
格
的
酒
吧
，
這
一
家
人
跟
大
熒
幕
一
起

倒
數
，
目
擊
青
蛙
群
在
家
人
的
瞳
仁
裡
如
流
星
雨
般
洶

湧
落
下
。
﹂

這
詩
其
實
不
大
好
懂
。
﹁寫
者
﹂
的
責
任
只
在
於

﹁寫
﹂
，
如
何
閱
讀
，
是
讀
者
的
事
，
各
有
讀
法
就
好

，
﹁寫
者
﹂
無
權
干
預
。
但
讀
者
既
然
讀
了
十
次
，

﹁寫
者
﹂
只
解
釋
這
麼
一
次
，
那
就
只
好
不
避
尷
尬
，

硬
着
頭
皮
去
賺
取
九
次
的
差
額
—
—
唔
，
那
就
下
回
分

解
吧
。 三

里
屯
的
青
蛙
雨

葉

輝

《
竹
藪
中
》
（
《
羅
生
門
》
電
影
的
原
著
）
顯
示
人

性
最
真
的
一
點
：
每
個
人
都
保
護
自
己
。

明
白
這
一
點
人
類
的
共
性
，
對
我
們
怎
樣
做
人
很
重

要
。
人
都
無
法
不
保
護
自
己
，
有
時
甚
至
為
了
保
護
自
己

，
不
惜
傷
害
了
別
人
、
顛
倒
了
是
非
、
出
賣
了
朋
友
，
可

見
自
己
最
重
要
，
為
了
一
己
，
遇
僧
弒
僧
，
見
佛
殺
佛
。

於
是
，
我
們
的
道
德
教
育
，
特
別
要
去
醫
治
那
個

﹁我
﹂
字
，
有
時
更
將
﹁我
﹂
說
成
是
﹁小
我
﹂
，
能
夠

犧
牲
﹁我
﹂
的
則
是
﹁大
我
﹂
，
似
乎
這
樣
一
來
，
﹁我

﹂
就
可
以
被
治
得
貼
貼
服
服
了
？

哪
有
這
樣
容
易
的
事
。
人
生
在
世
，
基
本
上
就
是
我

的
活
動
史
，
也
就
是
我
的
快
樂
流
程
，
是
滿
足
我
之
所
需

、
所
愛
、
所
求
而
已
，
否
則
，
活
來
作
甚
？

《
竹
藪
中
》
裡
面
的
人
物
，
不
同
的
人
都
以
自
己
的

我
來
記
錄
和
詮
釋
世
事
，
所
謂
絕
對
的
真
實
、
絕
對
的
客

觀
，
並
不
存
在
。

愈
來
愈
明
白
，
所
謂
﹁事
無
不
可
對
人
言
﹂
，
這
話

最
不
可
信
，
真
心
直
說
、
並
無
虛
言
的
人
，
他
說
的
話
更

不
可
靠
。
明
白
﹁我
﹂
的
局
限
性
，
也
是
明
白
了
﹁我
﹂

的
先
天
性
，
大
家
也
就
不
容
易
受
人
迷
惑
，
平
添
多
了
一

重
分
析
、
對
照
和
推
理
，
看
人
看
事
，
着
重
了
那
個
變
數

。
看
到
變
數
，
我
們
以
己
度
人
，
也
以
人
度
己
，
也
就
懂

得
包
容
、
同
情
和
了
解
，
我
們
常
說
：
了
解
一
切
，
寬
恕

一
切
。
是
因
為
了
解
，
就
一
定
懂
得
寬
恕
。

在內地，導演馮小
剛是金字招牌，他拍的
片子幾乎可說是賺錢保
證。但在香港卻不同命
運 ， 他 不 忿 地 表 示 ：
「我的電影在香港一直

被認為是文藝片，但實
際上內地電影，商業最
成功的是我。」

也許馮導演功力不
容置疑，但市場上觀眾
自有抉擇權，你用真金
白銀買票入場，當然要
選擇自己喜歡的，誰會
花錢去買難受？所以片

子不賣座也不必怨天尤人，你怎麼可以
埋怨香港觀眾呢？

何況他的電影在內地頗受歡迎，光
是《非誠勿擾》票房便達三點四億人民
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華語
片。但電影這東西也很奇妙，觀眾受不
受落，可能與電影本身好壞並不相關，
你可能拍得很成功，但觀眾不以為然，
不買票入場，那也沒辦法，他們也有他
們的自由啊！何況你已經大賺一筆，也
要留點生存空間給別人吧？難道你要包
打天下，一點都不留給別人嗎？

總之，電影是娛樂，也是消閒的一
門生意，老闆拍電影，想的是賺錢，大
家都明白。但不能因為在香港不被觀眾
受落，便大發牢騷，說 「香港觀眾根本
不關心我們」，首要的是要看看有什麼
需要改善的地方，而不是埋怨別人。當
然在內地大賣而到香港只收了一百五十
多萬港幣，也難怪他氣憤難平，但始終
是兩地文化不同，難於
簡單比較。拍電影，還
是要順應觀眾口味，否
則你真的很難吸引他們
入場，拿槍指着他們也
不行。

眼角高有何罪
李若梅

進校園的門票
關 平

憤
然
什
麼
？

陶

然

寬恕一切
黃子程

聰
明
人
懂
得
掩
飾
自
己
的
聰
明
，
愚
蠢
人
喜
歡
炫
耀

他
的
愚
蠢
。
在
我
們
身
邊
，
蠢
人
較
多
：
誇
誇
其
談
，
似

乎
天
上
的
事
他
懂
了
大
半
，
地
上
的
事
全
知
，
整
個
席
上

都
是
他
的
聲
音
，
怎
能
不
露
破
綻
，
顯
出
他
的
愚
蠢
來
？

好
笑
的
是
：
蠢
人
還
以
為
自
己
顯
出
博
學
多
智
，
看
不
見

人
家
輕
蔑
的
目
光
。
蠢
人
最
大
的
好
處
，
是
反
面
教
材
，

總
算
使
一
干
人
等
，
看
見
了
多
話
的
壞
處
。
於
是
席
上
不

管
智
愚
，
大
家
都
收
了
聲
。

至
於
聰
明
人
，
知
而
不
言
，
沉
默
是
金
，
全
世
界
都
以
為
他
﹁冇
料
到

﹂
，
可
避
開
許
多
暗
算
，
脫
離
嫉
妒
的
陷
害
，
也
沒
人
用
心
去
提
防
他
，
使

他
不
但
有
生
存
空
間
，
而
且
得
以
持
久
。
看
似
平
庸
的
人
，
可
能
真
平
庸
，

也
可
能
大
智
若
愚
，
隱
藏
實
力
，
等
待
發
揮
時
機
。
無
論
是
否
平
庸
，
多
聽

少
講
，
總
不
會
錯
，
﹁講
﹂
在
付
出
，
﹁聽
﹂
在
吸
收
。
講
一
大
堆
，
除
非

可
收
取
講
員
費
，
否
則
一
點
好
處
都
沒
有
；
聽
的
人
，
只
要
留
心
，
總
會
得

到
點
益
處
。
智
慧
老
人
的
形
象
，
都
是
眼
神
銳
利
，
閒
話
少
說
型
，
一
說
話

內
中
就
有
玄
機
。
所
以
話
不
是
不
說
，
要
看
時
機
，
看
對
象
，
預
知
聽
眾
會

有
反
應
，
如
果
講
出
來
，
沒
人
聽
沒
人
懂
，
講
了
白
講
，
就
絕
對
不
講
，
免

得
浪
費
中
氣
。

偏
有
人
不
管
人
懂
不
懂
，
就
是
愛
講
，
他
們
不
求
人
聽
，
只
求
己
講
，

我
講
故
我
在
，
表
示
自
己
博
學
多
聞
，
為
求
表
現
，
滿
足
虛
榮
。

正
因
這
些
廢
話
多
，
人
人
愛
現
，
故
世
上
充
斥
無
意
義
聲
音
，
能
聽
到

發
人
深
省
的
可
聽
之
言
，
也
不
容
易
。

廢
話
少
說

葉
特
生

香港之謎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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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雲山邨一分為五
陳志華

書中自有午餐肉
德信中學 中一 梁啓恆

前皇家空軍飛機庫
徐振邦

雲南的笑臉 天水圍香島中學 中六 呂家亮

來
到
大
埔
林
村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圓
玄
學
院
第
一
中
學
中
六

區
啟
源

在黃大仙區，有一片地方曾經是大磡村
的所在地，那裡有一座已荒廢的建築物，有
標誌寫着 「興牧飼料有限公司」的字樣。其
實，這裡的前身是一個前皇家空軍飛機庫。

一九三四年，英國皇家空軍在啟德建造
了飛機庫，後來因為要鋪建新跑道而遭拆卸

。到了日治期間，飛機庫被選在那個地方重建，現在則成了本港
僅存的唯一的戰前機庫。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飛機庫的建築物
被更改作不同的用途。

現在，這座建築物已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物。
大年初一那天，我們一行四人來到大埔林村考察。由於是農

曆的大年初一的關係，林村到處人頭湧湧，再加上在林村學校前
的那個許願廣場正舉行 「新春許願嘉年華」，吸引了不少外來遊
客，使林村更加熱鬧。

我們甫到達林村，映入眼簾的就是那棵莊嚴的歷史悠久的許
願樹。它仍然默默地屹立着，好像要繼續將福氣送贈給市民一樣

。我們行至許願廣場，看到那裡設置了大鼓，讓市民敲打，還有一棵人造的仿製
許願樹，供市民進行傳統的拋寶牒許願活動。在現場所見，很多人購買了許願用
的 「許願咭和豆袋」（即類似昔日的寶牒），然後往那人造樹上拋。拋寶牒的熱
鬧嬉笑再加上熱烈的敲鼓聲，使整個林村廣場顯得喜慶洋洋，每個人都流露出歡
快的笑容，溫情洋溢。

在這次考察過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是當我注視着那棵舊許願樹時心頭不
期然湧現的嘆息。林村的許願樹經歷了多次災難，其健康備受威脅，變得虛弱，
它多年來一直承受着不少寶牒的重量，終於造成如今被迫休養生息的局面。這天
我看到絡繹不絕的人群相繼把許願咭和豆袋拋上那棵人造許願樹時，那樹的葉子
也脫落了不少；可想而知，昔日林村許願樹曾背負着多少重擔，這種人為傷害，
是多麼的殘忍。

除了正在 「療傷」的舊許願樹，林村已移植了一棵新的
細葉榕許願樹，雖然不能像舊樹般讓人往樹上拋寶牒許願，
但我期望新的許願樹同樣更能將福氣帶給市民，並希望新的
許願樹能茁壯成長，繼續達成大家的美好願望。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新春考察行」 ‧
之三）

◀
一
座
不
起
眼
的
荒
廢
建
築
物

，
在
戰
時
曾
是
飛
機
庫

早前許多報章接二連三地報道一則新聞，指
某所小學以不同類型的食物，如午餐肉、臘腸和
米等來作為學生交齊功課的獎勵。

這所學校曾因收生不足而面臨 「殺校」危機
，但經過校長和老師們的一番努力之後，終於令
學校得以繼續運作。這所學校的學生有很多都是
家境清貧或是新來港人士，不少人家中的經濟環
境都不太好；許多父母工作時間長，沒有時間監
管子女，很多學生經常不交功課。有見及此，校
長就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每星期交齊功課
的學生可以得到食物以作鼓勵，因此激發了學生
完成功課的主動性，而家長們的負擔也有所減
低。

當我看過這些報道後，覺得自己能夠在一所
設備完善、環境舒適、不怕 「殺校」的學校讀書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我曾
反省，自己並沒有十分珍惜
現在的學習環境，偶爾會浪
費上課的時間；我雖然有舒
適的學習及生活環境，但我
也偶爾欠交功課，真是慚愧
極了！

為什麼總有學生會忘記
完成功課呢？可能就是我們

太幸福了，太多東西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着，電
腦遊戲、電視節目、各種各樣的玩具……再加上
我們的自制力有限，於是便往往只顧滿足自己的
慾望，對家課不是忘記了就是草草了事，令老師
失望不已。

我們真的應該好好珍惜現在幸福的生活，努
力讀書、交齊功課，不要浪費爸爸媽媽辛苦賺來
的錢。若我們現在不用功讀書，將來便找不到好
工作，到時候晚飯時就只能吃午餐肉了。相反，
若我們現在努力用功讀書，將來有好的經濟能力
，便可以多買些午餐肉送給有需要的人，幫助他
們渡過難關。

正在以功課換取午餐肉的同學，大家都要努
力啊，我們都在支持你們！希望你們能明白，香
港人的人情味，比午餐肉的香味更濃呢！

慈雲山邨位於慈雲山，這個公共屋邨得
名於山名；而 「慈雲山」之名與山上觀音古
廟有密切關係。

民間稱觀音菩薩為 「大慈大悲觀世音」
；因為觀音菩薩大慈大悲，深受善信愛戴，
觀音古廟座落的山便稱為 「慈雲山」。其實

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有慈雲寺，慈雲山本名為 「廟山」，緣於山上
古廟建於清朝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歷史十分悠久。即使日
本侵襲香港時，這廟也沒有受到多大破壞，相傳與觀音保祐有關。

慈雲山邨本為一個徙置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興建，共有六
十二座第三型至第六型徙置大廈。原本計劃建六十六座，但因計
劃改變，原本第四十一座成為了幼稚園，計劃中的五十四座、五
十五座和五十六座地方改為球場。居住人數多達數萬人。

政府後來為方便管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將慈雲山邨分拆成
五個較小的屋邨，分別為：慈安邨（位於東南面）、慈樂邨（位
於西南）、慈愛邨（位於西北）、慈正邨（位於東北）及慈民邨
（位於南面）。

被劃為慈安邨的，是原慈雲山邨的第一至三座和第五十七至
六十座。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政府重建慈雲山邨，慈安邨原有
的不少地域被納入慈樂邨，僅在慈民邨以西位置興建兩座居屋，
當中安欣閣在一九九四年落成，安康閣於一九九七年落成。自此
之後，慈安邨消失於慈雲山，只留下居屋慈安苑。

在二○○八年聖誕
節，我參加了由 「漢友
新動力」舉辦的雲南交
流之旅。參加交流團的
香港學生來自不同的學
校，這次與別不同的交

流活動，不但把初相識的香港學生連結在一
起，也把香港學生與雲南學生的心連在了一
起。

這次的雲南之旅與我以往參加的旅行團
截然不同，讓我有機會首次走進內地的中小
學校園，接觸到與自己擁有不同的生活環境
、不同的社會條件的同齡人和小學生，這種
感覺比一般的考察觀光來得更深刻，所領略
的也更透徹。

我認為內地學生在生活中比香港學生表

現得更積極更踴躍，他們對接觸新事物、知
識表現出更大的興趣，這些孩子每個人都有
一種迫切的奮發向上的原動力，促使他們要
學得更多、學得更認真。另外
，我也留意到內地的教育語言
政策比香港的簡單及清晰。儘
管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方都
有不同的方言，但只要在學校
，大家都一致說着普通話，這
種不容異議的共同語言，打破
了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隔膜。
正如我們在雲南接觸到的小孩
子，他們平時講的是不同的方
言，但因為普通話而令他們彼
此間的友誼發展毫無阻礙。

在內地的學校，我還看到

校園內豎立了很多標語，內容大多是教導孩
子們要懂得珍惜一切。相信這些經歷過地震
洗禮的孩子都定必會好好珍惜眼前所擁有的
。當他們把這份珍惜的心不斷延續下去
並直至他們成年，相信那時的中國社會
必有一番新景象。

我們在當地學校帶領小孩們一起玩

遊戲，大家高高興興地一起拍大合照，看到
孩子們的笑臉，這是我們此行最開心、最大
的收穫。

▲一起來 「YO！」 同展笑臉
◀與雲南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
儘
管
所
拋
的
帶
橙
子
的
寶
牒

和
許
願
樹
都
是
仿
製
品
，
但
卻
無
礙

大
家
許
下
新
年
願
望
的
心
情

光陰似箭，六年小學生活即將結束，在這
六年裡，我結識了不少好友，其中一位就是小
清，她是我的良朋知己。

小清的成績是班上最好的，品行優良，待
人友善，同學們都很喜歡她，而她更是我的同
桌。有一次，是派發成績單的日子，我竟然不

合格，只有四十五分，而小清卻取得滿分！我
以為她會取笑我，誰知她反而安慰我，還說：
「如果你喜歡，可以每天放學後到我家裡來溫

習，好嗎？」我當然一口答應了！
從此以後，我們每天一起溫習、嬉戲、互

訴心事，成為了好朋友。我的成績也有明顯的
進步。

友誼真是一種美妙的東西，可以讓你在失
落的時候振奮起來。良朋有如明燈，在你需要
時，給你誠懇的提示，一句窩心的體己話就能
使人的內心感到暖烘烘。朋友也像我們生命中
的調色板，為我們的生命添上各種色彩。

良 朋
鴨脷洲街坊學校 六年級 霍倚榕


